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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賜我力量，使我堅強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無法想像，也許在那遙遠的地方曾經藏著某人對我的期

望，或是有個引領著我必須達成的使命，到底答案是什麼，我無從得知，也無法

臆測。我只知道，在這十六年來的成長過程中，曾遭遇到困境與挫折，加上身體

的殘缺，無助的自卑，不明白到底是要經歷過多少的磨難，才能達到內心期望的

成就，我不知道，也不明白。我曾迷茫、猶豫、叛逆，諸多無以言表的無奈，盡

皆化為難以釋然的委屈，我其實並不是一個願意逆來順受小孩，卻要強迫自己學

會超齡的成熟，做到該做的事，還須達到能自動自發，即便遭受欺騙，備受委屈

也不能計較的境界。 看似情商頗高的背後，誰能懂那份無言的心情？ 

 

 [出生] 剛學喝奶時，老是看到爸爸媽媽對著我嘴巴一開一閤的，我不知道他們

在做什麼，只覺得有趣，當然，我還不知道，世界上有「聲音」這樣的東西，也

沒想到，其實爸爸和媽媽正在教我說話。三個月大的時候，爸媽幫我戴了一個運

動頭帶，再用剪刀在頭帶上剪出一個洞，塞進一個弧形的機器，後面連著一條透

明管，還有一個有點硬，塞進耳朵很痛的半透明橡皮。 

 

 [抗拒] 每當看到媽媽拿出彎彎的機器，我就開始大哭，因為那個橡皮塞進耳朵

的時 候，真是痛啊！我用雙手亂揮，雙腳亂踢，一邊搖頭一邊大哭，哭得聲嘶

力竭， 那時候的媽媽，應該也哭了吧！一番掙扎後，終究還是塞好了。不知道

為什麼， 媽媽老是要把橡皮塞進我耳朵，到底在做什麼？我很討厭戴那東西，

媽媽到底知 不知道？像這樣每天塞那橡皮的日子長達半年呢！ 

 

 [開刀] 十一個月大的時候，有天媽媽突然找理髮師把我的頭髮剃成一個滿月

頭，只留下中間一小撮，然後我只記得到了醫院睡了一覺，醒來時左耳卻已經裹

著一包紗布。 

 

 [聲音] 一個月後，在醫院，大人們拿出一組機器，連著一個小圓盤，說也奇怪，

這個小圓盤居然可以吸附在我的頭皮上。我永遠記得那個雷擊一樣如同黑暗的天

空中突然炸出五彩繽紛燦若繁星亮晶晶的煙火在我腦海竟是從來不曾出現過的

奇異感覺，我被嚇得嚎啕大哭，但是大人們卻露出欣慰的微笑，很親切的摸著我

的頭，好像是叫我不要害怕。我後來才知道，那時候的奇異感覺，就是聲音。那

個讓我聽得到聲音的神奇機器，就是人工電子耳。那天，是我的人工電子耳，第

一天開機的日子。 



 

 [早療] 從那天起，幾乎我的大部份時間，都花在媽媽帶我在成大醫院、高雄雅

文、 臺南啟聰之間，來回接送，媽媽不辭辛勞，從不間斷。說到這裡，我要特

別感謝媽媽，如果沒有她，我不知道還有誰可以帶我不斷重複的經歷著就醫、復

健、評估、矯音、上課、治療等等如此繁忙耗時，且從不間斷的流程循環。 

 

[童年] 我三歲了，媽媽帶我到啟聰學校報到，正式註冊成為幼一忠的學生，我

有同 學了，老師教我們注音符號，國字，說故事給我們聽。有時還會讓我們互

相說話，一起玩遊戲，拿彩色筆畫圖，種花，找蘑菇，玩大象溜滑梯，拿抹布擦

桌椅，升 旗。我覺得好有趣，好快樂，原來，可以聽到別人說話，說話給別人

聽，是這麼有意思的事。我每天期待著到學校，又從學校得到滿滿的收穫回家，

國小時，經評估後可進入普通國小就讀，在那裡，我又認識了一些新同學，新班

級新生活，也是充滿了快樂，讓我誤以為無憂無慮的生活是理所當然，直到國小

四年級。 

 

 [無助] 小學四年級時，一直被我完全信賴的好朋友小倫，突然倒向了轉學生小

雨一派，開始有意無意的對我說風涼話，甚至禁止同學和我說話，我曾不只一次

乞求他們不要這麼做，但小倫卻對我說：「去跟老師講啊！」明知道我珍惜每一

份得來不易的友情，居然如此逼我？我沒對老師說什麼，只是從此我的身邊，不

再有環繞的朋友，我獨來獨往，寫功課時，沒有朋友可以討論，考試滿分，也沒

有人可以分享喜悅，分組打球時，球幾乎不會傳到我手上。我仍想高飛，仍想遠

望，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可如今我卻只是一艘被困在河邊的小船，我想交朋友，

可是他們無故的疏遠我，甚至拒絕我求和的請求，我不想讓大人們擔心，也不敢

告訴任何人，我只能把苦痛往肚裡吞，一天一天只想著快點畢業，只想快從這個

囚錮心靈的牢籠中逃脫出去，童年時期的快樂，早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無

助徬徨寂寞孤單與無奈。當我終於從國小畢業時，只是鬆了一口氣：再見！我的

童年！  

 

[自卑] 是不是因為我曾向老師提過，由於人工電子耳的植入體有可能因為撞擊

而脫落，造成他們的誤會，以為我是一個摸不得也碰不得的陶瓷娃娃。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國小那種因被排斥而無助的感覺，又回來了。或者說是，更嚴重了。 

早上起床的時候，我從鏡中看著自己。仔細翻看著耳後頭皮上那個圓盤狀的訊號

發射器，與左耳上月彎形的麥克風，還有肩上背負著語言處理器的小背包，不禁

想著：「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我與別人不同？」「為何會有同

學問我，既然我是聽障，為什麼不去讀聽障讀的學校，而要到我們普通的學校

來？」「為何他們覺得我和他們不是同一類的人？」「為什麼我是聽障？」「為何

我一出生就必須遭受這樣的苦難？」「誰能為我解答這些疑惑？」當我回過神時，

淚水已經滑過我的臉頰，滴在我的襯衣上。走出房間時，媽媽問我刷牙怎麼那麼



久，我問媽媽：「可不可以讓我轉學？」「為什麼？」媽媽問。「有同學問為什麼

我不去啟聰學校。」我回答。「兒子，一個煤炭，沒有壓力，那它終究只是煤炭，

可是它如果被高大的山脈壓住，千萬年後，就有可能會變成晶瑩剔透的鑽石；對

一個聽障孩子來說，普通學校就是那座山，那個壓力，如果你能撐過這樣的磨練，

頂住這樣的壓力，迎接挑戰，克服困境，你才有可能達成心中期望的自己。」聽

完媽媽的話，我釋然了。沒錯，唯有正面迎接挑戰，才能證明存在的意義！  

 

[自信] 我坐在書桌前，望著自己剛寫好的書法：「唯有正面迎接挑戰，才能證

明存 在的意義！」這句話，對我當頭棒喝，讓我醍醐灌頂，所有的疑惑，突然

像雨過天晴，烏雲盡散般的豁然開朗，讓我頓悟的心靈，突然明白該如何自處，

也因此讓久已被封閉心靈找到一個難能可貴的窗口，並學習如何打開，如何消除

內心的恐懼，如何讓自己相信，這些困難，其實都只是暫時的現象，真正等著我

的，是 成功。沒錯，我的對生命意義的懷疑，聽力障礙帶來的無奈，都只是對

我在成功前的試煉，我不該去懷疑它，也不必躲避它，唯一該做的事，是面對它，

然後勇敢的接受困難的挑戰，並戰勝它，這才是生命賦予我，最重要的使命。 

 

 [努力] 自從我打開了心結以後，再見到同學，我一如往常與他們打招呼，即使

他們依然冷酷不給我回應，我也不計較，因為，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將做好我

所該做的事，我不再迷惑為什麼我要做，而是我確定知道我該做，而且我願意做：

既然「唯有正面迎接挑戰，才能證明存在的意義！」。此後，讀書時，我全心全

意；上課時，我全神貫注；做事時，我全力以赴。同學都說我彷彿變了個人似的。 

 

 [會考] 母親節過後，會考正式登場，依著考場規定，我戴著口罩，進入開著冷

氣也開著門窗的考場，答完最後一份試卷時，已過正午。三個星期後，會考成績

出來了，中午打掃時，主任突然通知我到校長室，並對記者說，我和另一個同學

是學校兩位考滿級分的人。 

 

 [感動] 聽說南極的皇帝企鵝必須潛到一百多公尺才能找到食物，而且成功率只

有百 分之十，對於人類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困難，然而，企鵝卻從不叫

苦，也從不放棄，牠們仍然樂天，仍然玩耍，仍然在南極頂天立地的存活著，而

且，牠們的繁殖期，總是挑選最風雪最大也最寒冷的時候，企鵝媽媽生下了蛋，

就交給企鵝爸爸在攝氏零下 60度的寒風中，不吃不睡的站立 60天，才有可能將

小企鵝孵出來。當我從科學頻道知道這件事後，它感動我了，我算什麼？比起堅

強的企鵝，我所受過的磨難，遠遠不及人家的萬分之一，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

我應該做的事，就是感恩。 

 

 [感謝] 如今，當我再問自己：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已經了解，在那遙遠的地

方的確有著未來的我，對現在的我深切的期望，也有個引領著我必須達成的使



命，那就是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能證明即使遇到困難和挫折，也絕不輕易放

棄希望的我。我知道，在這十六年來的成長過程中，曾遭遇到的困境與挫折，都

是要證明一件事：即使身體有著殘缺，也不該自卑，因為所有的磨難，都是為了

達成內心期望成就的必經路程，我知道了，也明白了。那些曾經的迷茫、猶豫、

叛逆，還有曾經以為無以言表的無奈和委屈，正是使我成長的力量，一如完成百

餘公尺高聳懸崖學飛的白頰黑雁雛鳥，當牠終於成功展翅滑翔天際之時，背後的

懸崖，便會立即從無比險峻的生存威脅轉變成歌頌生命壯闊的雄偉背景，正如尼

采所言：「那些殺不死我的，都將使我更強大。」感謝爸爸媽媽，感謝曾經幫助

過我的所有人，因為有您們的支持，使我能夠堅強度過最挫折與失落的時候，也

感謝「唯有正面迎接挑戰，才能證明存在的意義！」這句話，讓我獲得了不怕困

難的自信與勇氣！ 


